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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玲飞
春说来就来了，花说开就开了。

那些开在树上有名有姓的花，略微露

出要开的前兆，故意停止了一会儿，趁

你不注意，突然开了一树。

我即使一天几次地经过它们、抬

眼注意它们，想着，春天是一步一步老

老实实走来的，我要看着花一点一点

地开，却不料，它并不是走来的，而是

“坐火箭”来的。春天看穿了我的心

思，故意趁我错眼不见，它大作文章，

等我跑出去看，它又仿佛一动不动。

它一定是趁我在室内的时候，加速前

进。春天的马达，用神奇的力量，捧出

花的形状和新鲜的颜色。

经过灰色的凋零和沉寂的寒冬，

我已对这暗淡的色调无可奈何了，不

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要接受这生死

不明的花园。曾经的繁花开遍、浓墨

重彩渐渐变成回忆，后来，终于不再回

忆，仿佛一向是冬天。长长的冷冬，连

绵的雨，阴沉沉、湿答答，甚是无趣，使

人无可奈何。忍着吧，这湿、这暗，等

着吧，总有过去的时候。

先来的是绿，很微弱的绿、很细小

的绿、很轻巧的绿、很柔软的绿、很浅

淡的绿，似有若无的绿，雨濛濛里如烟

的绿，轻轻的，成片的。浸在水滴里羞

怯的绿，晶莹的水珠润着它、洗着它，

这绿便在雨水里明媚起来，隔河望着

对岸飘荡的绿，对岸的人也如此望向

这边。一点点、一点点，绿得更坚定，

绿出了新风姿。就这样，柳树用垂挂

表达，春天好像是垂挂在水边荡着秋

千的绿。

过了几天，绿得更明媚了，看着又

不像是绿，分不清这到底是绿还是

黄。细小的柳叶变大，柳枝垂得更直，

不再轻盈地飘，而是沉沉地静止着，像

一幅已经完工的画，定格在那里，细微

的春风已经吹不动它。

雨水也不那么无休无止，太阳照

常挂了起来，阳光像支笔，任意地画。

天天从这里经过，有一天，觉得不一样

了。这里、那里多了原本并不存在的

野花，大的、小的，碎如尘沙，虽不是织

地毯一般的排场，细看，着实美丽，这

不是和去年春天一样的花吗？它们有

一天隐去，似乎再也不见，一阵雨、一

阵光，又都相约回来了。一样的花与

草，一样的树与叶，都醒了，讲起故事，

过起日子。我在它们的日子里走来走

去，像个旁观者。它们每一天的刷新

都在我预料之中，却依然如初次见面，

令人惊奇不已。

我想，每一年春天都差不多吧。

然而，每年都像第一次见到春天一样，

写着关于春天的文字。

草也赶来了，这是新草，才冒头，

就大片大片的。许多草不知姓甚名

谁，新草生气蓬勃，无人栽培呵护却长

得欢欣，谁也搞不清草又突然会开出

什么花来。草的叶片形状之繁杂，犹

如人世间的千人千面。

井台附近大树根边那丛草，颜色

青嫩鹅黄，泛着微微的透明，细茎小

叶，浅浅地浮在地面。忽觉移植一撮

当盆景很好，便蹲身，用小铲子一

撬，手轻扯，连根带泥成片离开地

面，并无折损，提起闻草根，新鲜的

湿泥是清香的，是带着草根的清香。

忽觉这泥是那么好，春天所有的美丽

和芳香都取之于它，它们是黑灰色，

却是一种纯净的颜色，像山间晶莹的

泉水那么自然。

如果春天是一个舞台，那么，泥就

是那些为春天的演员化妆、梳头、裁剪

演出服、送餐供水的幕后工作者。我

爱春天喧哗的美，也感谢默默无语隐

在背后的泥。

春天里

顾亚萍
闲时喜欢去东钱湖边走走。

关于东钱湖，有一个话题离不开湖鲜。东钱湖里有 40多种

鱼类以及蚌、螺蛳等壳类，鱼类中最多的是鲢鱼、青鱼、鲫鱼，要

论名望，数青鱼最为出众。

青鱼是一种青色的鱼，亦称“螺蛳青”。其体圆筒形，腹部平

圆，尾部稍侧扁，因个大肉厚、多脂味美、刺大而少，成为淡水鱼

中的上品。东钱湖里丰富的螺蛳、蚌、虾和水生昆虫，为青鱼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食物，其一年四季均产，尤以秋冬产的品质

为佳。古时王昌龄在五溪，就留下了“青鱼雪落烩橙齑”的诗句。

东钱湖的青鱼干久负盛名。我到殷湾村时，村民郑老伯早

在前一天就从市场买来多条大青鱼，在自家门口湖边埠头里杀

好弄净，做了酱鱼干，晾晒在湖边。他把整条鱼用酱油、糖、味

精、黄酒、生姜、桂皮等调料浸透，浸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挂出来，

先让北风吹几天、太阳晒几天，直到鱼干透才收起来。酱鱼干蒸

熟或烤肉，风味独特，令人垂涎欲滴。青鱼还可以做熏鱼吃，把

鱼切成块，酱渍半小时，捞出放竹匾上沥少时，放油锅里煎炸，一

盆金黄脆酥的熏鱼蘸米醋些许，是宁波人餐桌上的传统吃法，尤

其在春节是必备之热菜。

青鱼划水与钱湖之吻（螺蛳）、浪里白条（朋鱼）、钱湖河虾是

“舌尖上的东钱湖”最为著名的“钱湖四宝”。俗话说“鲢鱼头，青

鱼尾”，青鱼的尾巴是肉质最鲜嫩的部位，用来做青鱼划水最是

美味。

湖上往来人，但爱青鱼美。还看一叶舟，出没潮水里。想要

在东钱湖最有情趣地吃，莫过于听着款款作响的橹声，临湖品湖

鲜，或荡舟品船菜，抑或就着酱香味听听远古飘来的渔歌往事。

殷湾村是东钱湖沿湖 18个村庄之一，位于西北岸平满山脚

下，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古老的民居依山傍水，许多

村民就住在临湖的狭长型地带，推开门窗，一眼望去是那清波荡

漾的东钱湖水。“殷湾渔火”是东钱湖旧景之一，“水阔烟深望渺

然，霎时渔火满前川；客舟过处添愁思，疑是寒山寺外眠”。旧时

傍水而居的殷湾百姓，不少人世代以打鱼为生，有的在外海作

业，有的在湖内捕捞。每年中秋时节，祭神鸣炮，浩荡出海，次年

3月归来。回湖后，船停靠在家门口，夜间在船头高挂桅灯一

盏。此时，灯火星星点点连成一片，景色十分迷人。天气晴好的

晚上，捕鱼的船只散布在湖面上，他们在船头点上防风灯，用来

照明和诱鱼。数以百计的小船在墨绿色的湖面上划动，一亮一

暗的橘黄色灯火在粼粼波光里跳动、闪烁。渔舟动处，倒映着灯

光的涟漪在水里颤动，让人迷恋。

平日里，不管是烟雨天或晴好天气，东钱湖里总有劳作的渔

船，延续着打渔的传统。郑老伯就是其中之一，他家后门泊着 4
条小船，什么时候想吃透骨新鲜的青鱼划水，一脚上船就可去湖

里捕来，顺便带回一些螺蛳，就着小酒，俗话说“南风吹吹，老酒

注注”，这想想还是蛮美好的。

但爱青鱼美

潘玉毅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为四季之

首，而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依照

国人的传统，开头和结尾通常要较寻

常时候来得更加隆重一些，这一点于

民间是如此，于官家亦是如此。

在民间，立春前一日，由两名伶

人扮作春吏，沿街高喊“春来了”，

俗称“报春”。而据 《燕京岁时记》

里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

员，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这

算是官家迎春的排场。现如今，传统

习俗多半已不复存在，但美好的寓意

仍藏在人们心里。

不论从前还是现在，立春如同一

道无形的门，门外大雪纷飞，门内酒旗

风暖，而且越往里走，温度愈高、花香

愈浓、草长愈密、鸟鸣愈幽。无论乍闻

还是细听，这道门像是一句神秘的咒

语，可以让那些原本在冬日里出了画

卷的景物重新回到画里来。

一个节气一般周期在十五日左

右，头五日称一候，中间五日称二候，

后五日称三候。而立春的三候则是：

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蜇虫始振，三候鱼

陟负冰。从风里寒意消融，到洞里百

虫苏醒，再到鱼浮上水面，我们看到的

是大自然的物事在一个节气里演变的

过程。

或许，单就气温而言，立春时分，

地气未暖，间或下一场春雪、来一阵寒

流，冷暖与冬日无二。但从那柳树枝

头刚刚抽出的新芽里，我们隐约可见

潜藏的绿意，透过这绿意能感受到一

股暖意。

万物复苏日，百花聚首时。确切

地说，复苏只是醒来，如同人睁开眼

睛，还未到起床时候，更毋论洗漱打

扮。更多时候，我们会抬头看一眼天

花板，发一会呆，假装被床和被子“封

印”住了。而这一刻，百花亦被大地封

印着，或者说，万物都在孕育生机，为

春生夏长、为发芽开花积蓄力量。

所以，与其说立春是春天的开始，

倒不如说是春天捎来的一个口信，是

桃红柳绿、鸟语花香的前奏。“谁家二

月煮新丝，一江黄鲫应不识。明日倘

或桃李晓，莫问老梅知不知。”风为东

君，调雨为酥、催冰做水，为梅花与春

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交接仪式。因其

隆重，看花的人浑然没有花落时节应

有的伤感。仔细想来，对于多愁善感

的人来说，每当看到有花落去，内心总

是充满感伤，独有梅花谢落时例外，因

为人们自那一朵朵梅花落地的瞬间看

到了更多花在盛开。

在江南，立春前后，风吹过河面，

薄冰裂了，燕子来了。此时，春游尚

早，立春幡倒是刚刚好。此处的春幡

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旗幡，而是剪

纸。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立春剪纸的

习俗在宋朝最为流行。“春已归来，看

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辛稼轩这几句

词，为我们勾勒出了“立春幡定”的温

馨画面。

擅长女红的巧妇将彩绸、绢布剪

出一个个花儿、蝴蝶、燕子、蚂蚱的形

状，或插于鬓边，或缀于花枝，谓之“春

幡”，也叫“春胜”或者“幡胜”。若是回

到宋朝，立春之日，走在大街上，放眼

望去，举目皆是戴“春胜”的人，有钱人

家的儿女更有将春幡戴满头的。这样

的画面虽然稍显滑稽，却寄寓了人们

对美好未来最真实的向往。

立春幡定，人们等候希望，一如万

物等候春天。

万物复苏日，百花聚首时

王林军
岳林寺里有许多树，各种各样的

树，但好像没有松树。然而，在其中一

片树林里，生活着一个松鼠家族。松

鼠有几只？我没数过，也数不明白。

我因为工作缘故，常在岳林寺行

走。每次打那片树林子走过，常常听

到“吱吱吱”的叫声。仔细搜寻，有时

是一截尾巴，毛茸茸、蓬松松的，在繁

茂的枝叶间，隐隐现现；有时，是一双

黑亮亮的眼睛，透过枝枝叶叶，正一眨

不眨无邪地盯着你看……

有时，你正漫不经心地走着，突然

倏地一下，一只不知打哪蹿出的松鼠，

向着那片树林子，从你的脚边一闪而

过。然后，“嗖嗖嗖”上树，在纵横交错

的枝桠间三蹿两跳，没了身影，只留下

“吱——吱吱”的三两声叫。

岳林寺位于奉化城区，寺后倒也

有座小山，但那些松鼠并非来自山

上。据说是有善男信女在寺里放生了

几只，然后可能吧，这几只松鼠觉得岳

林寺环境清幽，寺里的法师和来往的

香游客对它们“礼遇有加”，便在那里

“安营扎寨”，安安心心、欢欢喜喜地过

起小日子，并且繁衍生息，子子孙孙无

穷尽矣。

因为“礼遇有加”，这些小松鼠便

越发自在快活起来。我有时甚至在大

殿、厢房的屋顶上，看到它们或“贼头

贼脑”、东张西望，或像“夜行侠”那般

轻捷飞奔的身影。它们这是在干嘛？

是练“草上飞”“水上漂”，还是觊觎殿

堂里的供品供果，先派一两个身手敏

捷、轻功了得的家伙，来踩个线、探个

虚实……

岳林寺是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出

家、圆寂之地。弥勒的大肚、欢喜，人

所共知。看着这些机灵、活泼、淘气的

小松鼠，我有时不禁会“坏坏”地想：它

们会不会把弥勒袒露隆起的大肚，当

成游乐场，在那里爬上爬下、蹦来跳

去；又或者跳上弥勒光滑圆溜的大头，

往那里气定神闲地一站，并抬头张目

地作“松鼠望月”状。那么弥勒会不会

生气呢？我想不但不会，相反弥勒还

欢喜得紧。你看“童子戏弥勒”里，那

些孩童有的抚摸弥勒宽宽的肚皮，有

的抓挠弥勒厚厚的耳垂……他们古灵

精怪、百般嬉戏，但弥勒照样眉开眼

笑、欢喜无量。

佛教劝人要“看破”，要“放下”，要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弥勒更是告

诉我们，要“大肚能容”，要“笑口

常开”。理自然是这么个理，但毕竟

我们都是肉胎凡身，谁又能完全做到

“无牵无挂、一心不乱”呢？我们唯

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往“欢喜”处

看、往“欢喜”处走、往“欢喜”处想，反

正尽量让自己在这个纷扰的尘世，活

得自在欢喜些吧！

真的，每次走在岳林寺，不管心里

有事无事，看到无处不在的弥勒的欢

笑，自己便也生了几分欢喜；若是还能

偶遇这些可爱的松鼠，心里更感惊

喜。一时，天也蓝了、云也白了，万类

和谐，岁月静好。

岳林寺的松鼠

周潇渭

我们品尝冬日的风雨，

终究望见冬日尽头的一丝白雾。

我们体会冬日的酷烈，

终归逃离飒飒西风的骄横跋扈。

一年四季向我们迎面走来，

一年四季背对着我们离开，

没有打一声招呼，

亦无有一句告别。

一片枯黄的落叶飘零于昔日的风华绝代。

我们各自奔忙在城市的弥敦大道和窄路小巷，

打理着同一片天空下的世俗与故事。

编织草席和草帽，

收割稻穗与晚灯，

却在不经意间，

于某处相见，

会心一笑。

我们各自散落在红尘

李花怒放一树白李花怒放一树白 王红雨王红雨 摄摄

“柿柿”如意 韩晓霞 摄


